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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警方介绍，从前期掌握和初步讯问
的情况看，临江旅行社为梁宏等人提供了
行贿的后备金。翁某主要有行贿和协助梁
宏职务侵占等违法犯罪行为，而梁宏等高
管则既有行贿又有受贿，还有职务侵占等
违法犯罪行为。

当问及商业贿赂对药价的影响有多
大，梁宏没有正面作答，但他坦言：如果没
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运营费用，药价至少降
低20%。

据梁宏讲述，葛兰素史克2012年营业
额约为40亿元，他一人掌握的会议费每年
数亿元，他们公司像他这样的运营总经理
就有3个，还别说其他业务部门，同样需要
打通各种“关节”、打点各方“神仙”。他粗
略估算自己公司的运营成本占到了药价的

20%—30%。
梁宏的说法，得到了葛兰素史克财

务共享服务中心负责人金某的佐证。虽
然她不肯说出公司每年会议费用的预算
额，但她表示，会议费占了公司开销的
大头。

利用旅行社把部分会议费用套现后，
用作商业贿赂的钱去哪儿了？据此前公开
的权威消息显示，医药公司部分人员采取
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形式，向个别政府
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
院、医生等大肆行贿。

羊毛出在羊身上。梁宏毫不隐讳地
说，送出去的钱只能摊在成本里，最终埋单
的只能是患者。这样一来，本来30元钱的
药卖到300元，药品售价高出真正的成本

十倍甚至数十倍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药
价居高难下，也就在所难免。长沙市公安
局相关办案民警表示，商业贿赂，无疑是助
推药价虚高的“黑手”。

商业贿赂犯罪，破坏公平竞争，滋
生贪污腐败。惩治商业贿赂，需要多部
门协同作战。公安部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此次对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的重拳打
击，意在查找出此类犯罪的特点，以便
国家相关部门形成合力，进一步整顿规
范医药行业。同时，希望通过查案震慑
此类犯罪，劝告那些依所谓“行规”行
事的人，赶紧收手，把精力和资金放在
药品研发上，生产销售更好更便宜的药
物，真正惠及百姓。

（据《人民日报》）

揭秘跨国药企黑金利益链：

贿赂助推药价虚高

据公安部日前通报，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部分高管涉嫌严重经
济犯罪被依法立案侦查。

公安机关查明，近年来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华经营期间，为
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向个别政府
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

药品价格，老百姓格外关心；医药领域商业贿赂，久为诟病。
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现象有多严重？他们是怎样操作企图规避法律的？又

是如何导致药价虚高的？7月12日，记者赶往长沙，对葛兰素史克部分高管涉
嫌商业贿赂等经济犯罪一案的办案民警和部分犯罪嫌疑人进行了采访。

旅行社牵出贿赂案
一家小旅行社，不做旅游做会议

服务，年营业额数亿元

“葛兰素史克出事了，其中国公司‘四驾马
车’被公安机关带走。”7月11日，当公安部通
报葛兰素史克部分高管因涉嫌商业贿赂等犯罪被
立案侦查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世界关注、业界震
惊。

或许有人对葛兰素史克感到陌生，但说到该
公司在中国生产的新康泰克、芬必得等药品，相信
不少人有所了解。它是一个有着超过300年历史
的跨国医药公司，目前年产药品40亿盒，产品遍
及全球市场。但该公司近年来“丑闻”不断，被美
国、意大利、新西兰处罚过。这次在中国的商业贿
赂案是如何暴露出来的呢？

这还得从一家旅行社说起。今年年初，公安
部在工作中发现，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等部分旅
行社经营活动异常，随即组织力量进行调查。临
江旅行社是个成立于2006年的小旅行社，也是个
人手不多的“夫妻店”。奇怪的是，这家旅行社基
本不做旅游业务，只做会议服务，年营业额却从最
初的几百万元很快做到数亿元。

这家旅行社有何诀窍，为什么会议业务这么
多？公安部部署当地公安机关经过多次明察暗
访，查明了该旅行社所做会议业务，大多数是一些
外资医药公司委托的，尤其与一家医药公司业务
往来频繁，一年中要举办大大小小的培训会无
数。这家医药公司就是葛兰素史克。顺藤摸瓜，
警方很快掌握了该医药公司部分高管涉嫌犯罪的
确凿证据：他们与临江旅行社等公司人员相互勾
结，利用召开会议等形式套取现金，一部分占为己
有，一部分用于商业贿赂。

鉴于长沙公安机关对医药领域商业贿赂案件
的侦办能力和水平，公安部指定长沙公安机关异
地管辖此案。6月27日和7月10日，在公安部的
统一组织指挥下，长沙公安机关与北京、上海、
郑州等地公安机关相互配合，分两次对该案犯罪
嫌疑人实施抓捕。葛兰素史克的赵虹燕、梁宏、黄
红、张国维4名高管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要不是亲耳所闻，一般很难将“承办会
议”与“商业贿赂”联系起来，也很难相信利
用会议费做文章企图规避法律已经成为外
资医药公司的普遍做法。

“本来只有100人的会，预算成150人
参会；拿到预算的一些小型会议，根本就不
开。”葛兰素史克副总裁、运营总经理梁宏
举例介绍了在会议费上做手脚的方法。据
了解，外资医药公司有着较为严格的财务
规定，为了提高药品的销量和售价，往往需
要对各方进行行贿，医药公司的部分人员
就在会议费上打起了主意。

临江旅行社法人代表翁某交待，他与
梁宏的“合作”始于2010年，主要是在梁宏
的授意下虚增会议规模。他回报给梁宏的

好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直接把钱
返给梁宏，3年共返现金超过百万元；二是
供梁宏旅游等高消费，其中两次国外旅游，
虽然梁宏象征性地交了一点钱，但来回坐
公务舱、住高档酒店，翁某贴补差不多50
万元；三是逢年过节翁某要买礼品送给梁
宏。据翁某回忆，3年来临江旅行社从梁
宏手里拿到的会议合同金额只有3000多
万元，主要是公司内部培训会，是梁宏掌控
会议费中的很小一部分，而翁某以各种形
式返还给梁宏和梁宏下属的，差不多有三
四百万元。

“行规如此，这样做比较普遍。”梁宏承
认了自己的部分犯罪事实，所讲述的“合
作”模式与返还金额也与翁某的交待大体

吻合。然而，据梁宏自己介绍，他掌握的
会议费，每年多达数亿元。梁宏从中拿到
了多少好处费，又有多少钱是自己花了
的，有多少钱是用于行贿的，目前尚待侦
查。

一家医药公司不止与一家旅行社“合
作”，一家旅行社的“合作”对象也不止一个
医药公司。参与侦办此案的民警介绍，梁
宏与翁某的“合作”，只是医药领域商业贿
赂现象的冰山一角。据了解，一些旅行社
为了承接更多的会议业务，除了返还虚报
金额，一般还会给相关工作人员“丰厚”的
好处费，多的上百万元。甚至有的旅行社
为了达到长期承接会议的目的，不惜采取
性贿赂的方式。

巨额会费藏“猫腻”
虚增会议规模，假报会议活动，大量套现用于商业贿赂

贿赂助推药价虚高
医药公司高管估算，“运营成本”占药价两到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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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帮女儿戒？父母听说市场上有好多
种戒毒药，吃几天就能脱瘾，很方便，就决定
买戒毒药让李玉琼在家里吃。这么办，神不
知鬼不觉，女儿的毒瘾戒掉了，一家人的面子
也“丧不了”。

李玉琼被父母“关”在家里，开始了第一
次戒毒。

他们托人从黑市上买回镁沙胴快速戒毒
片、杨氏1＋1等戒毒药，让李玉琼吞服。为
了使女儿也有一个戒毒的过渡“缓冲区”，他
们还买了麻醉剂杜冷丁，当李玉琼毒瘾发作
要死要活实在耐不住时，就给注射一支，让李
玉琼镇静安神，减少痛苦。

李玉琼鬼迷心窍，误入了白色魔鬼设置
的陷阱不能自拔；她的父母在如何帮女儿戒
毒的途径上又陷入了“面子”的误区难以脱
身。

李玉琼“关”在家里吃戒毒药，七天以后
开始脱瘾。十天，毒瘾完全消失。为了巩固
“戒毒成果”，父母还“乘胜追击”，让她接着多
吃了五天戒毒药。

她的父母好高兴啊，做父亲的比当初由
科级干部提拔成处级干部都要高兴十倍；比
生下李玉琼当了爸爸时还要高兴百倍。真是
花钱不多，费事不大，就把女儿的毒戒了，把
女儿和全家的名声保住了。为了庆祝李玉琼
戒毒成功，母亲还特地做了满满一桌菜，因血

压偏高平时滴酒不沾的父亲，还“冒着生命危
险”接连喝了三大杯青岛啤酒。

李玉琼的父母高兴得实在太早。他们实
在太“幼稚”，太小看白色魔鬼那无边的“魔
法”，把戒毒看得太简单容易了。

要想使一个成瘾者真正走出毒海，不但
需要真正的戒毒良药，更重要的是需要科学
的戒毒方法。实在让人惋惜，李玉琼的父母
注意了女儿戒毒的“表面成果”，忽视了一个
更严峻的本质问题──从科学的角度看，他
们心目中的这种戒毒办法并不能真正戒毒，
只是脱瘾。戒毒涉及到医学、心理学、行为科
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要进行长期的心理治
疗、人格教育、道德培育。工作人员需要经过
专门训练。戒毒必需脱瘾，可脱瘾决不等于
戒毒。脱瘾仅仅是戒毒的一个小环节。而且
在黑市上买的戒毒药，不但价格高，而且有些
药本身就有麻醉性，容易成瘾；有些药早被国
家有关部门明文禁用；有些药配方不科学，已
被淘汰，不再生产……

李玉琼脱瘾后，向父母写了不再吸毒的
“保证书”，被“放”回了她自己的住处。

不久李玉琼的“心瘾”开始发作──她心
里对毒品还很想念，很依恋，在感情上对毒品
还没能一刀两断，总想还要再过过瘾。戒除
“心瘾”是戒毒最关键的一仗。“脱瘾”之所以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戒毒，主要就在于“脱瘾”
不能脱掉“心瘾”。

“最后再尝一次。以后再也不沾这东西
了。”李玉琼开始下“最后尝一次”的决心。

“最后尝一次”是复吸者最好找最容易找
也最能求得自我原谅的借口。他们有了“最
后一次”，接着就是最后第二次、最后第三次
……一次次地“最后”下去，也就将是无数个
肮脏的“最后一次”的集合。

“戒毒”后的成瘾者每次都用“最后尝一
次”再次为自己打开通向地狱之门。李玉琼
也在“最后尝一次”的借口下同张斌再次迈入
了那家肮脏茶馆的门坎。

（十七）


